鉴湖女侠秋瑾传

陈去病

秋瑾字璇卿，浙江绍兴人也。家世仕宦，故君生于闽。稍长，读书通大义，娴于词令，工诗文词，著作甚美。又好剑侠传，习骑马，善饮酒，慕朱家郭解之为人；明媚倜傥，俨然花木兰、秦良玉之伦也。旋客湖南湘潭，湘有富贾王氏，方为子求婚，闻其贤，聘之，因适王氏，为王廷钧妇。生男女各一，男曰沅德，女曰桂芬。而廷钧纳资为郎，偕君入京师，因得识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吴夫人芝瑛；文采昭曜，盛极一时，见者咸惊以为珊瑚玉树之齐辉而并美也。时天下丧乱，内外交哄，而中朝政治日益窳败，士习民风，奢侈逾度，竞为靡靡，几忘国势之日落，而深雠大耻之亟宜报也，因日夜忽忽不乐。至甲辰夏，遽脱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属，悉赠诸芝瑛，而东赴日本留学焉。会孙中山先生方创同盟会于江户，以君抱负弘远，首邀之入会。自是君更字竞雄，号鉴湖女侠；日以物色人材为职志，江浙志士之与君相识者，咸因君介绍入同盟会，而同盟会乃大扩张。间又与诸女士重兴共爱会，而己为之长。隆誉日起，留东学子，慕君者众；每大会集，辄邀君与俱，君亦负奇磊落，往会必抠衣登坛，多所陈说，其词淋漓悲壮，荡人心魂，与闻之者，鲜不感动愧赧，而继之以泣也。当是时，留东学生日益多，其议论咸慷慨激烈，以革命为归，清廷患之甚，阴嗾日本禁止之；于是日校乃订取缔留学规则。事闻，学子大噪，君尤愤甚，率同志归。因得识石门徐夫人自华，留主浔溪女学，许异姓骨肉焉。是夏之浙东，阴求死士，得吕东升诸人。还至南浔，定计将往爪哇，会病未果，因留上海；居虹口厚德里，为同盟会友往来通问地。尝与陈墨峰同造炸弹，忽药性暴烈，声震屋瓦；君与墨峰皆被创甚；里巷惊骇，几为警兵所逮，以无左证得免。遂发刊《中国女报》，识者韪焉。明年丁未，归绍兴，主明道女学及大通体育会。体育会者，徐锡麟之所创，而君为之主持者也。时徐方在皖图大举，故君亦往来吴越间，以为之备。因日部署其众，得数千人，悉编定之为八军，曰：“光复汉族，大振国权”，统名之曰光复军。每军自大将、副将、行军正副参谋，以迄中佐、中军、右佐尉各职，咸设置之如制。又为军服，自大将以至佐尉，均黑色对襟，短衣白布包头，并加胸带（如西洋悬挂宝星之斜胸带），以色为等差。黄者居首，白次之，红又次之，浅蓝又次之；士兵则于白月中大书其隶之军字以为别（例如光字军兵士书光字是也）。肩章于白月中书中左右等字及号数以为别。旗帜尚白，中标汉字，黑色；顺旗则书复汉，黄地黑字；并文书、敕令、钤记之属，咸规定之无所遗。别熔金为约指二十八枚，铸其诗上曰：“黄河源溯浙江潮，卫我中华汉族豪；莫使满胡留片甲，轩辕神胄是天骄”。颁诸魁杰，以为口号。于是以徐锡麟为光复军首领，君为协领，而张统等为分统云。五月练成，乃招选得壮士三十二人，编定之为敢死队，以周华昌、俞炜、叶颂清率之赴杭州。华昌又别召部下二百人，驻江干，伺动静为内应。而皖事遽败，金华一军，亦稍泄漏；君心虽痛甚，然业已无如之何，乃益示镇定，戒铁惊扰；遂密遣其众他去，而已独居大通学校以候之。郡人有胡道南者，夙与君忤，至是竟输其情于绍兴知府贵福。贵福者虏人也，闻之，急星夜渡江至杭州，白诸巡抚张曾扬；曾扬以询汤寿潜、张美翊，咸谓信然。遂遣兵往捕之，君用不免。逾日杀之于古轩亭口，时六月六日黎明也。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，惟于刑庭书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句而已，悲夫！
陈去病曰：“自徐君殉皖之耗闻，余即为歌诗吊之。及君耗迭至，余又欲为追悼，以他人所阻而止。明春戊申适越，过杭州，会徐夫人方为君营墓湖上，余因建议组织秋社；一时与会诸子，咸赞同焉。及诣越过轩亭，始为文申吊。见闻之者，多惊骇相属，以为悖逆；余用是知君之屈杀益信而有徵也。不知汉胡深仇，  繄匪旦夕；百年图报，已觉其恕。而瑾生会稽，聆猿剑之风，励薪胆之志，其于革命，不亦宜乎。顾瑾卒死者，非以其锋芒有未敛欤，然而瑾且传矣！则夫人之欲为善者，亦奚事而不自壮也哉。

